
（一）
“那你愿意拿十年寿命去换吗？”
我滔滔不绝的演讲戛然而止。新来的转校生突然回头，黑色的碎发挡住了他的眼睛，但我仍然确信自己看到了一闪而过的狡黠。
老旧的空调和挥发的汗水让教室里变得有些潮湿，这种环境最容易培育的是故事，它一点点发酵，仿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。
“我叫白素人。”当时他在台上自我介绍，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募地抬起头来。斜后方一个纸团飞落到我面前，打开一看，朋友玩笑般地在上面写：你有福了。因为班级里唯一的空位是我的前桌。
白素人被安排在了我的正前方，有的时候听不进数学课，我就盯着他的后脑勺发呆，看他挺直的背和微微洇湿的校服短袖。
“然后骑士就把长枪插进了龙的心脏。这就是‘龙骑士’的来源。”我不知道跟同桌讲了多少遍游戏剧情，“你也去玩玩那个游戏吧，我真恨不得穿越进去。”
那时白素人突然打断我的话。那是我们第一次说话，我怔愣在原地。我开始故作豪迈：“这样刚好，回来我就变成大人了。不，干脆别回来…”
“你怎么了？”同桌戳戳我。
上课铃响了。虽然白素人的声音被掩盖成零，但我还是读懂了唇语。
“放学等我一下。”
一上午昏沉，等我再次睁眼时，教室里只剩下坐在我前面的白素人。我揉揉眼睛，有点小紧张，可能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和一个男生面对面。
我局促地看着他。
“你说的那个游戏，是什么游戏？”白素人半倚在课桌上，他长得真跟名字一样素净。
“一个叫《苍穹》的单机游戏。”第一次有人对我说的这些感兴趣，我感觉自己脸一定红了，权当是睡觉闷的吧。
“你为什么会那样想？”他垂眼注视着我，我从下往上刚好可以看清在他眼白上方根根分明的睫毛。
“什么那样想？穿越吗？谁的青春不想来次穿越啊！”我扭头看向窗外，假装心不在焉，暗暗压下眼中的酸涩之感。我的青春早就变成了皮肤皱皱巴巴的老人，这样的青春，不要也罢。
“好，”他拿起笔在我的草稿本上写下一串奇怪的数字，撕下来递给我：“如果你真想穿越进游戏，我可以帮你。”
“记住这串号码。”
“什么？”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坐着了。
（二）
放学的时候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大家挤在教学楼门口，有伞的同学寥寥无几。
等雨停了再走吧，我一只手放在兜里，心不在焉地摩挲白素人给我的纸条。从那次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。我感觉他要么精神有点问题，要么是中二病。
大家三三两两地结伴走了。手机发出震动的声响，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：“这几天保姆请假了。自己回家小心。”屋漏偏逢夜雨，我摁灭屏幕。
当我准备跨出第一步时，一把伞突然从天而降，稳稳地撑在头顶。
“你是不是‘无家可归’了？”白素人问我，他的镜片上有雨滴，反射着微弱的光。
“你偷看我手机？”我反问。对方哑然失笑。
“走吧，”他说，“这把伞归你了。”
我刚想张口发问，他好像读懂了我的心思：“我还有一把。”然后把伞塞在我手里，皮质的伞柄上带有另一双手的余温。
“咱们认识吗？”我疑惑。为什么我总感觉这种相处方式，莫名地熟悉。但我们明明连朋友都算不上。
这个问句当然没有得到回应。我们默默地并肩向前走着，教学楼的灯在水洼里映射出不规则的光，我突然有点希望能这样一直走下去，什么事情也不要发生。
“你还在玩《苍穹》吗？”白素人率先开口打破了平静。
“…这游戏停更了。而且，我妈不知道把我游戏删了多少遍，只有保姆阿姨不在的时候我才敢偷偷玩。”
“那你觉得《苍穹》里的龙该不该死？”我一阵恍惚，这个问题好像曾经也有人问过我。
“什么叫应不应该？在我看来，主角应该是龙才对…等等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也是玩家吗？”
这时我们刚好走到了校门口。白素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掏出一个小盒子塞给我：“生日快乐，罗同学。”上面贴着一张便签：密码你一定知道。
这又是什么鬼？我抬起头想张口问清楚，却发现四周雨伞攒动，白素人已经瞬间融入雨天的泥泞中了。
（三）
我这才记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。
我的生活一直四平八稳地躺在那里。我将其形容为一具尸体，一具迟早被秃鹫吃空的尸体。我刚开始记事儿的时候爸妈天天吵架，我妈气急的时候抓起菜刀就架我脖子上威胁我爸，问他要小三的孩子还是要我。后来他俩果然离婚了，我妈带着我一个拖油瓶自主创业，我们逐渐从狭窄的出租屋搬到了学校附近的大平层。代价是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我妈一面了。不见面，我妈就从班主任和保姆的嘴里得知我的各种事情，比如我数学只考了三十分，比如我又不学习去玩游戏，比如我性格很差劲，只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从来不跟保姆说话。这些我懒得解释，我妈是那种说一不二的人，你越解释她越生你气。
到了门口，我把湿漉漉的鞋子放在门外，啪地一下打开灯，赶紧跑回自己房间。都快成年了还是害怕一个人在家，我薅薅潮湿的头发，想，今晚自己一个人，肯定不能洗澡了。
我把白素人给我的小盒子摆在电脑桌上。密码？我肯定知道？他脑子秀逗了吧。不过我确实有着无论什么密码都用同一个的习惯。a12345678，盒子开了，里面放着一个小巧的U盘。我插在电脑上只弹出了一堆乱码，显示可能有病毒。我无语至极，赶紧拔下来放到一边。
U盘下面垫着一张轻飘飘的纸，白素人在上面写：屠龙少年终成恶龙。
我愣住。
2010年的时候我11岁，我妈第一次创业成功，给我搬来了一台电脑。于是我开始自己在网络的海洋里畅游，然后我开始打游戏，然后我认识了一个叫“屠龙少年”的人。
我们在一个游戏交友论坛上结识，后来发现彼此的挚爱都是一个叫《苍穹》的冷门游戏。我沉溺在《苍穹》充满隐喻意味的主线故事中，每次《苍穹》更新，我都会找屠龙少年讨论最新的剧情。
屠龙少年总是很气馁地说这游戏的结局肯定是龙被杀死。他还说根本没几个玩家看出来作者真正的用意，大家都喜欢划分人和龙两大阵营，然后在论坛上吵得不可开交。
我懒得回怼。我只是坚持说人们对一种未知的生灵恶意太大，喜欢未经仔细判断就擅自将它们划分为敌对者，所以我站在龙那一边。
游戏不定时地更新着，突然有一天发布了永远停更的公告。我气愤地关闭游戏，想找屠龙少年吐槽，却发现对方的名字变成了“此用户已注销”。他在我的留言板上留下一行字：“屠龙少年终成恶龙。”估计也是被作者气到了吧。
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这家伙每天下课都听我讲《苍穹》，估计早把我认出来了。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我又打开了《苍穹》，还是那句熟悉的提示语：“欢迎来到龙的世界。”低像素的动画在屏幕上拉扯变换，身穿盔甲的骑士拿着大剑和龙搏斗。我关上卧室的灯，伴随着游戏微弱的光闭上眼睛。明天一定要亲自质问他一番，我想。
（四）
一连过了好几天，白素人都没有来学校。他总是一个人，没有朋友，独来独往的。这家伙在耍我吗？一颗粉笔头精准地打在我的脑门上，“站起来，罗茜。”班主任，也就是我的数学老师，在讲台上严厉地瞪着我。“下课来办公室一趟。”
因为数学太过差劲，我总是觉得对不起班主任。“你谈恋爱了吗？”班主任问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“没没没，”我赶紧摆手说道，“怎么可能啊，老师？我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。”
班主任的脸色缓和了一下，“罗茜啊，你看你从高一以来成绩就一路下滑，上次期中考试排名都掉到40名开外去了。当年和你一个初中的小欣，虽然入学成绩不好，但人家现在门门比你高。你这样不努力，你妈怎么想？而且你最近魂不守舍的，简直就是恋爱期女生的表现。”
一阵厌烦感浮上我的心头。其实我有很多办法可以开脱，比如哭诉我活得像个孤儿，比如我的新弟弟，比如我怎么学习也提高不上来的分数，让她同情我，知道这不是我的错。但那有什么用呢？我有些麻木地站在那里，接受所谓失败者的审判。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鼓起勇气决定实话实说：“老师，为什么白素人最近没来学校？”
我以为班主任会拍着桌子问我是不是喜欢他。但她只是疑惑地看着我。
“白素人？”
“啊，就是我前座的男生，长得白白净净，白是白素贞的白，素是白素贞的素，人就是人类的人……”我支支吾吾比划。
班主任没好气地看着我。
“我明白了，你最近是不是又通宵打游戏？神志不清的。你前桌什么时候有人了？”
怎么可能？我感觉有些东西像电影镜头一样在眼前快速闪过。来不及思考，我疯一样跑回教室。我前面的桌子干干净净的，桌洞里什么也没有。
我拽住同桌的衣袖：“你认识白素人吗？就我们前面转校过来的男生？他还跟我说过话，问我要不要拿十年寿命去换……”
同桌一巴掌拍在我胳膊上。“什么拿命去换？赶紧拿出来语文课本吧，老师都来了。”
我感觉大脑就像高烧时一样悬浮在脑壳里。
（五）
我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。家里依旧没人，黑漆漆的，只有新安装的智能监控闪着红光，我妈远在大洋的另一端通过电子眼睛注视着我。一般这个时候她应该刚熬夜忙完工作，积攒了一天的疲惫，完了还要教训不争气的女儿。我安慰自己，不要去听，罗茜，那些都是谎言，人在生气的时候只会撒谎。果然我妈掐点等着我回来，见我开门她打开了麦克风，质问我今天的事情。
我连客厅的灯都不愿意打开，任由我妈情绪激动。今天她的声音大的有些不真实，让我大脑嗡嗡作响。我像乌龟一样慢慢爬向卧室，每次移动一厘米。声音在我四周席卷形成了风暴，加油，我对自己说。卧室门虚掩着，月光从外面照过来形成一小条光束，灰尘在光束里抖动着，我觉得它们是在向我招手。
等我再次清醒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坐在电脑桌前，屏幕上不知何时打开了《苍穹》，大大的“GAME”键一闪一闪。看着游戏的开场动画，我平静下来思考今天发生的事情：一切都不符合常理，怎么可能没人记得白素人的存在？我翻找出他曾经给我的小盒子，最上面方方正正叠着那张草稿纸，下面是那个差点被我扔了的U盘。
我决定再试一次，把U盘插到电脑上。幸运的是这次电脑没发出警告。U盘里面只有一个文件夹，我双击，出现了一个弹窗。
“请选择是否下载《苍穹》最终章安装包。”
我的手比脑子还要快，立马点击了“是”。消息界面又弹出一个小框，要求我输入安装密钥。我明白了，手指颤抖着将白素人给我的数字挨个敲了上去。输到最后一个时，我忍不住停顿了一下。就像骑士整顿行装准备向群山进发一样，我感觉这是一场冒险。一场独属于我的冒险。
下载的进度条以龟速向前行进着，我无聊地瘫倒在床上。明天会见到新世界吗？像我无数次梦寐以求那样，逃离这个世界？我闭上眼睛，感觉头疼得更加厉害，就像是想从梦中挣扎出来但却浑身水淋淋地不能动弹一样。反正都这样了，我想，反正都这样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是我最后的勇气了。
（六）
醒来的时候我感觉浑身清爽。目光所及是片很大的草地，一朵蒲公英飘飘悠悠地晃到我的鼻尖。这是真的来到了游戏世界吗？我不可置信地想掐一下大腿，却发现手臂直接穿过了身体。
“我们现在应该是量子态。”白素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边，用开玩笑的口气说。
我爬起来，确实感觉自己轻飘飘的。
“喂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”我怀疑我还在做梦。
“我的身份——太复杂了。还是交给你自己的眼睛去看吧。你不是一直好奇故事的真相吗？其实故事的真相就是结局。”白素人拉着我向前走，斗转星移，我们来到了一处悬崖边。
悬崖下方，骑士们正在对着龙展开最后一轮攻势。我记得最终章更新前，故事停留在了“寻找世界上最后一条龙”。
终于有机会改变我讨厌的剧情了，我一跃而下，飞身挡在龙前面，忘记了自己现在并非实体。长剑穿透我的身体，给龙带来致命一击。
我焦急地想喊白素人下来帮忙，但他只是站在悬崖上方漠然地看着我。即使相隔这么远，我脑海里依旧清晰地回荡着他的声音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他执意要给我看的。
“我把它称为自我衍生的世界。作为程序编写者的我仅仅只是设定了一个精密的世界观，剩下的交给计算机运行。当初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才同步设计了一个粗糙的游戏想赚点钱，没想到玩的人还不少。”
你们玩家只知道，这里的人们不知为何要赶走龙这种神秘的生灵。游戏的主角表面上看是龙骑士，但只要玩家们仔细看过剧情，听懂一些NPC话里的暗示，应该不难发现整个事件笼罩着一个巨大的谜团吧？”
我想起了那些人龙共舞的壁画，望着他点点头。
“这个世界的最初设定是，热爱创造幻想的人类有机会进化成龙。对有的人而言，幻想的力量很快就消退了；而在有的人心中它却能扎根发芽，生生不息。后者产生的概率大概是十万分之一，当幻想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，就孕育了龙这一解除大地束缚，自由自在的生灵。”
我屏住呼吸。
“龙就是人类放大的幻想，它也可以不是龙，是天使，是精灵。这个世界因为有龙存在，所以幻想的力量一直源源不断，人们创造了许多美的奇迹。”
没错，我激动起来，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世界。
“起初，人们也很兴奋，接纳了龙这一奇特的存在。随着演化进程的加速，人和龙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，龙开始遭到人类社会排斥。于是龙们聚集起来决定单独成立一个族群，试图脱离人类，这一举动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大恐慌。他们最终决定开展屠龙计划，宣扬幻想的无用，封锁关于龙的真相。与此同时，不少选择变成龙的人类也陷入了极大的后悔中。但龙本身就是幻想的产物，骑士的刀枪伤害不了他们。被‘杀死’的龙其实是自愿放弃龙的身体变回人类，也就是放弃幻想的力量。”
他飞落到悬崖下方，那条龙的尸体已经消失不见。“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，只不过遗忘了成为龙的记忆。”
“所以你的结局就是幻想终究破灭吗？”我无力地坐在地上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。
“很抱歉，这是机器运算的结果。”
“但只是偶然的结局，对吧？”我在绝望之中打捞着希望。
[bookmark: _GoBack]白素人仍是是少年的面貌，神色莫名像活了很多年一样。“我不敢保证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不是真实的。”
“太荒唐了。”
白素人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哀伤，“罗茜，幸运的在于这只是虚拟的世界。包括你见到我的那个世界，也是虚假的世界。我来见你，就是不想让世界失去你。”
（七）
世界崩塌了，四周的空间像打碎的玻璃一样层层剥落下来，先是游戏世界，然后是我的房间，学校的教室……大雨从天而降，洗刷掉了这些碎片。黑暗中我看到一束刺眼的车灯，然后浑身疼地要散架。
好像有人群七嘴八舌地在说，出事的孩子是附近高中的吧，真可怜。
接着一阵尖锐的鸣笛声刺破雨幕，我出神地看着几个护士抬起血淋淋的女孩放上担架，在众人的唏嘘声中呼啸而去。
带着血色的水洼映照出一个人的身影，我抬起头，白素人正站在我的身边。他对我说，时间不多了，罗茜。
我看着一个面容疲惫的女人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病床旁边，拉着女孩的手，一遍遍地要求医生，不管什么代价一定要让女孩醒过来。
我看着女孩身边的人来了又来走了又走。突然有一天，一个青年推开了病房的门，阳光的眩晕模糊了他的脸。
女人上前和他握手，他们好像在讨论什么，我听不太清。脑损伤、接口、潜意识、植入芯片……这都是什么？
青年突然看向我，我以为他发现了我的存在，但他一动也不动，我才明白他不是在盯着我，只是在盯着虚空中的一个点。
他的嘴巴动了，这一次我听清了。他说，阿姨，我是自愿做这一切，不仅是为了罗茜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游戏是我创建的，也只有我可以当牵引员，进入罗茜的潜意识世界。
原来这是真相，白素人执意要给我看的真相。我害怕地转头向后跑去，一直跑，快到所有记忆都变成了虚影，拉扯变形，模糊不清。
这真的是真实的世界吗？那个病床上的女孩是我吗？旁边的那个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我的人真的是我妈吗？还有那个青年…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
那个声音又出现了，很疲惫，也很坚定。
“对不起，罗茜，让你以这种方式看到所谓的现实。但它往往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绝对…你母亲签了实验同意书，她想尽办法想让你回来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我脸上有温热的东西划过，这一切把我的心塞得太满太满，满得有种空虚的感觉。在这种真实面前，我失去了借助幻想逃避的权利。
“为什么不让我死去？”
“你不是一直说不想让龙死去吗？我也一样，不想让你死去。”
我这才明白原来我也是一条龙，白素人是想把我变回人类。
他好像知道我的想法，“罗茜，只有你回去，才有改变结局的力量。我不想让世界真的变成游戏里的样子。”
我的脚步逐渐慢下来，周围是一片稳定的白，向前走，再向前走，我有预感，那边就是出口。一个身影正站在门前等着我。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我不解。我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好。
“各种原因。我本来就时日无多，长期的研究让我得了很多慢性病。我最开始盲目地把机器运算的结果套进了现实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我越发认定我们离不开幻想…救你，也是在证明我自己。”
“那如果我选择醒过来，还会见到你吗？”我突然有些不安，白素人好像在宣告一个我不愿相信的事实……
白素人点点头又摇摇头。“我一直在你脑海里。我们会在梦里相见的。”
这次他还是没给我开口发问的机会，便把我推了出去。
医院的走廊里，只有最末端的病房还亮着灯。它的空间似乎异常的的大，被特制的玻璃隔开，一侧看上去与普通病房的摆设没什么两样，另一侧则布满了精密的仪器，几个人站在操作台前，紧盯着上面的大幅变化的数据和图表。
这时有人推门进来。“罗小姐醒了。”
终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医院淡蓝色的天花板，我感觉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内容多到我一时半会回忆不起来。我妈把头放在我的腿上，闭目小憩。见我醒来，她激动地把我圈在怀里，眼泪一滴滴掉在我的脸上和脖子上。
我感觉我俩有一个世纪没有见面了，看着我妈苍老的面庞，我突然有些害怕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我妈有些复杂地看着我。
“2026年。”
我一把拔掉手背上的针头，跌跌撞撞地跑到镜子前。
镜子里出现一张略显陌生的脸，已经有细微的皱纹爬上了她的眼眉，但眼神还是一如既往地清澈、愚钝。
我想起了白素人把我推进门里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我是懂唇语的，他难道忘了吗。
“成为龙，好好地活下去吧，罗茜。”


